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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华关系依然是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

与摇摆，而是直接将中国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对此，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不必谈竞争而色变。改革

开放 40 多年，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文化等领域呈现出全面崛起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正视国际竞

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中国应保持战略自信，在以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视

野之争为核心的新大国竞争中做好自己的事，应对外部压力。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 中美战略新定位 中美关系 新大国竞争

2021 年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后，拜登便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本文从 “十四五”

规划的视角来看新一轮的中美博弈，对中美战略新定位、中国对美博弈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进

行了分析，建议中国无惧竞争、以己为本，保持战略定力。

一、中美战略新定位

对华关系将是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拜登对华政策不会完全颠覆特

朗普的对华压制策略。2021 年 3 月 3 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 Antony Blinken) 的

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列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任务，直接强调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威胁。同日，白

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唯一具有

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至此，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

是直接将中国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

2020 年春季，拜登在竞选总统时就曾在 《外交》杂志上发表长文，承诺美国要重新领导

世界①。此外，民主党人传统上更倾向于用意识形态、人权等问题来衡量、压制对手，更倾向

于发动战争或采取军事手段。民主党人执政时，中美关系往往会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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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seph R. Biden，“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Foreign Affairs，March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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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发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16 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南海

仲裁案等。因此，尽管中国期待与美国有更多的合作，但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将遇到来自各

方相当大的压力，而不可能全面扭转特朗普时期对华压制的政策。

回顾 21 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一直在伙伴、对手或敌人几个选项

之间摇摆。2001 年，小布什执政初始就提出中国是美国 “潜在的战略竞争者”。而 “9·11”事

件则让美国将中国视为 “反恐合作伙伴”。2005 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 Robert

Zoellick) 提出“中国应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华采取 “对冲”接触政策，在防范中国的

同时，有意引导中国向着与美国相似体制、被美国规训的方向发展①。当时，美国学者一度还提

出“G2”“中美国”的说法，本质上是欲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大号的日本或英国，成为支撑美国

霸权的新兴力量。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华幻想渐渐破灭。中国在奥巴马总统第

一任期内增持美债，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可惜换来的不是美国的感激，而是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

全球第二的怀疑、焦虑与恐慌②。2015 年美国经济有所恢复，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提出了 “重

返亚洲”等政策后，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新强调两国关系的竞争性，“美中两国在一些

领域出现竞争关系”“须用强势地位管控竞争”。特朗普上台后，直接把中国列为 “最大的战略

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并称“要与中国开展一场全面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此后，

又掀起了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被讥为 “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甚至直接将中国称为

“美国最大敌人”，明确要与中国打“新冷战”③。

面对“头号竞争对手”这一新称呼，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拜登就任总统后，在 2021

年除夕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以及 2 月 19 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均表示，无意对中国发动 “新

冷战”。布林肯也强调，与中国 “能合作时还是会合作”。这至少说明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被蓬

佩奥带偏，不敢、不愿也做不到把中国定位为 “敌人”。显然，经过 20 年的接触、博弈、摩擦

甚至低烈度的冲突与较量，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 “伙伴”，也未将中国视为 “敌人”，而是逐渐

明确了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

对此，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一直在努力。在 2020 年 7 月 9 日举办的 “中美智库与媒体视频论

坛”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并罕见地发表了对美的系统性政策讲话，呼吁美国 “拨乱反正、

重回正轨”，建议两国“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重申 “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

变化，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呼吁 “走对话合作之路”，还创造性地提出

“三份清单” ( 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 ④。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举办的 “蓝厅论坛”

上，王毅对美国新任政府除了重申 “相互尊重” “加强对话” “相向而行”等一贯主张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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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红旗文稿》2014 年第 16 期。

李海东: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 年第 4 期。

〔美〕马丁·雅克等: 《美国“新冷战”政策误区论析》，许佳译，《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6 期。

《王毅国委最新讲话，释放中美关系的重大信息》，http: / /www. rdcy. org / index / index /news_ cont / id /680394. html。



中美战略新定位与中国对美博弈策略

还铿锵有力地提出 “相互尊重”的具体条件，即中国 “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

共处，共同发展”，同样，美国应尊重 “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要有 “三

个停止”，即 “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 ‘台独’分

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①。显

然，外交决策者正在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进行思考。2021 年 3 月 7 日，王毅在记者会

中强调，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

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这又比过去进了一步，反映了当下中国的

战略自信。

二、中国对美博弈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

中国在对美关系上保持战略定力源自对中美两国情况及全球局势的客观分析与判断。中共中

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②。中国在与美博弈中既具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

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国民底气与实操经验。中国在应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击

与人权问题指责时，完全有底气批判美国自身的社会缺陷与人权问题; 中国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时，不会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那样完全妥协，而将更加精准地予以回击，同时不放弃进行任

何谈判的可能性; 中国在应对美国军事挑衅时，有实力采取反介入战略; 中国在应对美国在香

港、台湾、新疆、西藏问题上的挑衅时，将依法运用《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予以反击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底气之基础。2020 年，中国

GDP 已是美国的 75%左右，对外货物贸易总量连续八年超过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 1. 8

倍。中国对美贸易仅占中国全部贸易的 11%，美国对中国而言仍然最重要，但相比过去，其重

要性在下降。未来五年，中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将向亚洲区域转移，美国的重要

性会进一步下降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对美博弈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美国国力与压制对手的能力呈现衰退之势。从经济实力上看，1945 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 50%以上，1960 年下降到 40%，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后下降到 23%，为历史最低点。此后该数值略有回升，但没有超过 25%。在国际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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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国委最新讲话，释放中美关系的重大信息》，http: / /www. rdcy. org / index / index /news_ cont / id /680394.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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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文、刘典: 《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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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基本摧毁了美国的软实力。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的多次调查数据显

示，世界已不再把美国视为最有领导力的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中，美国非但领导不了世

界，连自身都难保。从军事实力上看，在过去 20 年中，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

亚发动的战争，没有一场可以用 “完胜”来形容，这暴露出美国军事的有限性。从政治体制上

看，美国国内基本陷入了 “内冷战” ( civil cold war) 。过去四年，美国的 “否决政治”愈演愈

烈，屡屡令美国政府陷入瘫痪。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喜欢美式民主，甚至认为 “民主是坏的”。当

然，华尔街的金融实力、硅谷的科技实力、美国流行文化在全球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过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综合国力已沦为 1945 年以来最弱的境况，美国缺乏全面压制中国的可

能性①。

当然，审慎乐观不等于无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不利条件。中国面临的第一个不利条件是，

中国科技创新受到外界 “卡脖子”局限。尽管近几十年中国的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甚至申请专

利数量已超过美国，但在总体科技实力上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科技日报》曾罗列中国被美国卡

住咽喉的 25 项科技清单，其中包括高端光刻机以及相关技术、芯片制造以及相关设计工程软件、

个人电脑和手机操作系统以及相关工程软件、核心工业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等②。近年

来，美国根据其制订的《国家量子倡议法》 ( 2018)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倡议》 ( 2019) ，以及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 2018) 等相关法案，在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脑机接口、

先进材料等 14 类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限制对华出口和技术合作，大量中国科技公司遇到前所未

有的压力。此外，美国禁止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使用 Mathlab 软件，这对其科研工作造成

极大的不便。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在国际治理与运行体系上，美国仍在不少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如以垄断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为重心的美元霸权体系，以垄断全球 16 个主要海上运输通道为核心的

美军霸权体系，以垄断全球话语霸权为重心的英语媒体、新媒体传播与平台体系，美国在诸多领

域仍然具有“想整谁就整谁”的绝对实力。

第三个不利因素是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因素 ( 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五独势力) 有将中

美两国拖入全面对抗的可能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以往的经验，本文就不再赘述。笔者一直认

为，当下的世界形势随着智能科技的加速变动，“黑天鹅”事件已成为 “灰犀牛”，不确定性事

件的发生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的常态。

三、无惧竞争，保持战略定力

早在 2004 年 5 月 1 日，习近平在 《之江新语》一书中就曾自信地写道: “机遇总是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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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东冬: 《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国际展望》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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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竞争的人。”① 此后还反复讲过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②。2021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时强调，“要提倡公

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

角斗赛”③。

在英语语境中，“竞争”并非负面词汇。衡量两国关系至少可以用五个 “C”来进行描述，

合作 ( Cooperation ) 、协 调 ( Coordination ) 、竞 争 ( Competition ) 、对 抗 ( Confrontation ) 、冲 突

( Conflict) 。“竞争”作为中性色彩词汇居中。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更有底气，不必谈 “对美

竞争”而色变，更不必一谈到 “竞争”，就往对抗、冲突的方向联想。要知道，奥林匹克精神

内核之一也是 “竞争”。竞争有激烈的力争上游，竞争也不排斥相互尊重，竞争更不排除合作

共生。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常态，关键在于怎样的竞争? 这才是未来中国对美外交以及全球布

局需要重点思考与全面践行的工作。国际社会的残酷并不在于竞争的存在，而在于国际霸权

主义。当霸权国家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竞争规则并使之成为世界通行标准时，其他国家不得

不被迫服从。

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 20 年，中国的经济、贸易、金

融、文化得以在全球层面呈现崛起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

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并没有寻求颠覆他国政权，亦没有出兵

干预他国内政，更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冲突或任何大规模的人为灾难。相反，中国人民靠着勤

劳和智慧不断为世界输送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建设实用可靠的路桥塔港，致力于解决贫困、

文盲等人类痼疾。中国走的不是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压他国的邪路，而是新的大国良性竞

争之路。

笔者看来，所谓“新大国竞争”，至少包含四种类型。一是楷模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

个国家在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哪个国家更

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是可复制的经验; 二是合作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

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更能够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推动双边、多边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

时代的疫苗普及、经济复苏、科技创新，并能够消除贫困、维护治安，等等; 三是红利之争，这

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增量，为

全球和平稳定作出更多贡献; 四是视野之争，这种竞争比较的是哪个国家在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

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等问题时，能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

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新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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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良性、公平的竞争，中国没有理由拒绝、逃避或害怕。70 多年前，以五个常任理事

国为大国协调核心的《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本身就是力求创造比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更

先进的大国竞争文明。未来的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

进步性。

与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中国在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时更有能力做到以中国为本位的

战略自信。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再是美国一国说了算，也取决于中国怎么思

考、怎样行动和如何回应。过去四年，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疯狂的遏制政策，但并没有遏制住中国

的发展。反观中国，对美的博弈策略是有效的，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底气、耐心与智慧，也捍卫了

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利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对美关系上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是极其重

要的。

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 “动荡变革期”的说法，较为符合中美关系在

未来四五年的发展特点。从这一角度看，“十四五”规划不仅是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也是

应对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策略。这正是“百年变局”在实际政策中的重要体现①。未来四年，拜

登无论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中国仍须保持战略定力。

( 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育部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晏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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